
广元剑阁金仙一带，耳

人、耳性是两个较为常见的

方言词语。

耳人：答应之意，引申为

理睬，也简称“耳”、写作

“尔”。放学回家，孩子连叫

了几声妈妈都没见回应，他

就跑去问妈妈咋不耳人。这

里的耳人是“答应”的意思。

孩子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就跑到妈妈身边妈妈前妈妈

后地叫，妈妈故意不尔他。

这里的尔是“理睬”的意思。

耳性：有牢记教训之

意。两个人搭伙做生意，一

年到头算账，一个赚了不少，

另一个不赚钱甚至亏本。不

赚钱的第二年就不来了，这

样的人会被夸为“有耳性”。

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一个欺

负了另一个，受欺负的眼泪

都还没干，又要跑去和别人

耍，这样的孩子会被大人说

“没有耳性”。

这两个词，古代文献就

有记载。明代语言学家李实

《蜀语》记载：“不与人分辨曰

不理……亦曰不尔。”当代国

学大师姜亮夫《昭通方言疏

证》记载：“昭人言耳食，犹俗

语理睬之义，不耳食即不理

睬也。”《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写：“众人都道：‘再多说的，

罚酒十杯！’薛蟠连忙自己打

了一个嘴巴子，说道：‘没耳

性，再不许说了。’”《醒世姻

缘传》第六十六回里面也写

道：“小素姐的家法，只是狄

希陈没有耳性，好了创口忘

了疼的。”

在农村风俗里，有红白

事。红事是打发女、生朝满日、

修房建屋杀割、大小工程完工、

店面堂馆开业等。白事，指老

人作古等。红白事都要兴办酒

席，有来往的乡邻、亲朋好友收

到请柬或闻讯后，都会如期到

场给礼钱。由收礼先生执笔上

礼单，白事写在白纸上，红事写

在红纸上，白事礼单贴在堂屋

壁头上，红事由家主收存，以便

以后亲友发生白红事，好去还

人情。

如果哪家不给礼钱去吃

席，会遭人嘲笑：“吃白鼻儿。”

记得在我们老家就发生过

一次吃白鼻儿的笑话。李光中

辈份很高，人不算老，却被胡子

兮兮的老人喊大老爷，同龄里

有喊他大伯爷的。有一年，矮

他两辈的侄孙去世了，发丧那

天赶人亲的坐了40多桌，管账

先生在白纸上写满赶礼者的名

字。李光中以为礼钱交给老婆

是赶了礼的，便同侄辈们坐在

一起吃席，吃着吃着，好像听到

有人在打擦耳子说：“今天大老

爷怕是吃的白鼻儿哟。”李光中

一听有点不对头，悄悄跑去堂

屋一看，礼单上没自己的名

字。他气慌了，一趟子跑回自

家屋里，问老婆：“我给你赶人

亲的钱到哪儿去了？人家在说

我们吃白鼻儿。”心虚的老婆这

才告饶说：“是我抽来买衣裳裤

儿了。”听见吵闹声跑来的乡邻

们劝说道：“算啦，老辈子，既然

钱已经用了，算了嘛。”李光中

这才不再骂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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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冬至冬，一天长一弓 □肖洪江

扯舵子 □王凌霄

耳人·耳性 □张小军

晋城方言中的人文情怀 □王海云
长箩绳与翘扁担 □陈世渝

光脑壳打扬尘 □徐宇

吃白鼻儿 □李正庸

川北农谚“过了冬至冬，一

天长一弓”，意思是说冬至节气

一过，每天白天要长一点，一直

到夏至才结束。

冬天，农民做活路，感觉一哈

儿就是一天，白天很短。但冬至

一过，有农谚说“吃过冬至饭，一

日长一线”，表示白天时间慢慢变

长了，表述得硬是浅显易懂。

小时候每到冬天，大人们就

会说：“过了冬至冬，一天长一弓。”

我好奇地问父亲：“一弓有好长

喔？”父亲说：“棉花匠的弹弓子那

么长。”其实他也不晓得有多长。

那时在农村没有多少时间

概念，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没得手表、闹钟，对于时间

主要是看太阳照射的长短和月

亮盈亏来定。最有趣的是我们

上学时，怕迟到挨罚，在路上一

岩壳边，用树枝插签，看太阳的

影子作记号，当阳光照到岩壳，

会形成阴影，在边界上插一树

签，若太阳越过，就迟到了。

节气农谚体现的是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认识自然的一种能

力和智慧。比如，我家养的公

鸡，每天会准时打鸣，只要鸡叫

三遍，天就麻麻亮了，起床后会

迎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

一天的生活、生产和劳动。当

斑鸠连续发出“咕咕”的叫声

时，预示着大春生产的时候到

了。当布谷鸟飞过田野，不停

地发出“布谷布谷，快割快黄”

的声音时，农民们就知道小麦

成熟了，马上要割麦子、栽秧

子，进入农忙了。

借助大自然四季轮回的时

令规律和动物、候鸟的变化，来

指导农业生产，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种传承，现在有了科学

技术的支持，农业生产有了新

发展，节气谚语就成了方言的

一种特色保留下来。

扯舵子有撒谎的意思。我

们哥几个中张老二就以扯舵子

出名。

比如我们喜欢进馆子，三

朋四友胡吃海喝，龙门阵吹得

天都盖不到。但是进馆子是要

掏腰包的，哥几个谁也没有腰

缠万贯的家资。其中最抠门的

就是张老二，每次进馆子他就

使出绝招——扯舵子。妙招就

是：大家进馆子，哪个第一个点

菜的往往就是买单者，大家刚

坐好，自然喊服务员过来点菜，

看着服务员来了，张老二就扯

个舵子说去看看厨房里有什么

好吃的菜，这样他就巧妙避开

了点菜这一关，吃完饭自然不

是他给钱。还有就是大家酒足

饭饱、壳子也吹得差不多时，估

计要结账了，张老二把时间掐

算得分毫不差，扯个舵子就去

卫生间了。

久而久之大家都识破他扯

舵子的把戏。当要结账时就调

侃他：是不是又要去解手？

这两年他找到了挣钱的

门道，悄悄发了大财。原来

他家有十亩茶地，得天独厚

的茶地周围没有庄稼地，而

且有一条小溪从茶地经过，

经过专家鉴定，他家的茶园

是生产有机茶的最佳环境。

因此他家茶叶价格要高出市

场价格 3 倍。所以他家尝到

了生产绿色食品的甜头，他

家养的猪从来不喂买的饲

料，只喂玉米。

大家都估计发达了的张老

二该不会再扯什么舵子吧？

有天晚上，大家接到通知，

张老二邀请大家第二天到他家

去吃血汤。

大家欢呼雀跃，终于可以

吃到无公害的黑猪肉，再也不

怕张老二扯舵子了。

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特

有因子。某些独特的方言可体

现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

情怀。

在山西晋城西河底农村，

人们对“死”这个字很忌讳，随

便说“死”是对亡人的不敬，一

般用词都十分通俗婉转。老人

或亲友去世了，一般不说“死

了”，而是根据人去世时的年

纪、时间和场景，有好多种说

法，如“老了”“走了”“不在了”

“不行了”“不中了”“没人了”

等。如果家中老人去世，通常

会说“我爷爷昨天老了！”“他父

亲没等到儿子回来就走了！”体

现的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之

意。如果去世得很急或突发意

外离世，通常会说“人拉到医院

连话都没说一句就不中了！”“我

赶回去时已经没人了！”体现的

是对死者的一种惋惜之情。

在人生病或女性怀孕、生

育时，山西晋城西河底农村也

有很特色的说法。生病时通常

说“不得劲儿”“不好受”“难受”

等。如甲问：“昨天一天就没见

你，去干甚了？”乙就会说：“昨

天身上有些不得劲儿，躺了一

天没出门。”女性怀孕时，说“有

了”“怀上了”或“身不轻”。比

如谁家儿媳妇挺着大肚子，外

人和她家人打招呼时就会说：

“看着你儿媳妇身不轻呀，你快

当爷爷了吧！”生孩子说“倒

了”。如：“他家儿媳妇昨天夜

里倒了，生了个闺女。”

“献”在普通话里是动词。

而晋城方言却把“献”活用为了

名词，专指祭祀时用的供品。

如：“明天是父亲去世周年，去

门市部买点献吧！”

还有，征求别人意见的时

候，不说“行不行”而说“中不

中”。如：“最近手头太紧，借你

的钱过几天还你，中不中？”

“中，中。”

这种委婉、含蓄的语言表达

特色，既通俗易懂，又简洁生动，

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或面对不

同的人时，可随机灵活运用。

长箩绳与翘扁担，比喻

对方再难缠，各人也有对付

的办法。

有一天，街头两个女人

在吵架，吵得有盐有味，吸引

了不少路人看闹热。她们两

个你一句，我一句，把对方诀

尽。一个说：“我还不晓得你

嗦，信不信，我全部给你抖出

来。”另一个也不是吃素的，

指到对方的鼻子说：“来嘛，

豁别个，骇大的迈。你敢露

头，我逗敢锤！”你有门方，她

有对子，硬是长箩绳遇到翘

扁担了。

王三是厂里头的锅炉工，

以前烧锅炉用煤炭，他上班一

天到黑整得花二糊兮灰不拢

耸的，早逗搞烦了，嘿想换个

工种。勒天，他找到厂长说明

来意，并威胁说：“不给我换工

种的话，锅炉烧爆了我不负责

哈！”厂长一听，嘿冒火地一拍

桌子大声吼道：“你不好生工

作，我逗叫你下课！”骇得王三

灰溜溜赶忙走了。有话好好

说，你默倒你有长箩绳，别个

还有翘扁担哩。

“福禄老弟，你前几天去

办的那件事情结果咋样？”

“呵呵，劳慰哥子你的关心，

那事儿，莫摆了，光脑壳打扬

尘。”老张摇着头回答。

公司效益不好，到了发

工资的这天，一众员工眼巴

巴等着工资发放的消息，然

而日落西山，也没有等到。

就有员工来了这么一句：

“唉，光脑壳打扬尘！”

“光脑壳打扬尘”究竟是

什么意思呢？在川北大巴山

里，年尾辞旧迎新，有“打扬

尘”和“刮锅烟墨”的习俗。

采慈竹上的枝叶，捆扎成一

个毽子状的大扫把，固定在

一根长竹竿上。扫把轻轻一

碰灶屋的屋顶，扬尘就会满

屋飘散。此时根本无法睁眼

张望，更不能光着脑壳去打

扫，不然要落一脑壳的灰

尘。所以农村人打扬尘，一

般都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鼻

孔捂着纱巾。

后来，睿智的川北大巴

山人，就把“光脑壳打扬

尘”这句话用于生活，只要

谁说“光脑壳打扬尘”，人们

一下子就明白了，所办的事

情根本没有指望。因为大

巴山里流传着一句老幼皆

知的俗语：光脑壳打扬尘

——无望。


